
激情、责任、感动
刚开始觉得把一件事情搞清

楚很好玩，慢慢一件件事连起来，
越来越觉得好玩，觉得幸福、快
乐。然后觉得还不够，还要查更
多的资料，读更多的书，收集更多
的文物，了解更多的事情，就这样
进去了。
我在《一个人的抗战》一书里

讲了许多收藏的事。比如一位我特
别尊重的抗战老军人的后人转让给
我的一把杉山元的扇子，上书纯熟
的“忠烈”二字。我知道杉山元是
日本陆军大臣，可令人不解的是，
查遍了能找到的资料，怎么也查不
到他。我查过 !"#$年蒋介石核准
的日本战犯名单，单上列出的十一
名战犯当中，没有此人；在东京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二十八名主
要战犯中，还是没有他；后来我又
查阅了中国文史出版社 %""&年版
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书
中列出的六十名侵华人物中，仍然
没有他。我开始怀疑自己，但仔细
看后，总觉得“忠烈”二字后面
大有文章。我又开始新一轮的查
找。最终找到了这个军国主义分
子的罪证。
收到一个东西，就特别想知道

它背后的故事，想认识这个文物的
主人，想知道这个文物是怎么留下
来的。有时特别想搞清楚，但就是
搞不清楚，因为是从市场上买到
的，一般到我手里，已经倒了五六
次手，卖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了。每件文物都会给我带来意外的
惊喜，把一个问题解决了，那种喜
悦是无法形容的，很多文物可以互
相佐证。进去以后，就知道有多少
激情，多少责任，多少感动了。比
如川军抗战时守长治，死了上千
人，没把日本鬼子挡住。很多老百
姓不理解，埋怨他们没有守好，尸
体都没有人收，是一些商人出钱来

收殓遗体，我有这方面的原始资
料。像台儿庄，王铭章将军和五千
人全部战死在那儿，很悲壮。我觉
得我们今天吃的一点点苦，今天受
到的一点点挫折，跟他们比，根本
什么都不算！
对历史文物进行考证是件艰苦

的事情，年代、品质的考证是一方
面，而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的考证
似乎更吸引我。因为追问历史的过
程，也是寻找、考证自我的过程，
比如考证沈醉和黄维。沈醉 %"'(

年亲笔写的《军统对叛徒的运用和
防范，以及叛徒在军统的情况》手
稿在我这儿。沈醉二十八岁时就是
军统少将，后来，战犯、特赦、政
协委员。黄维将军研究永动机的心
得体会、设计理念、图纸以及书
信，一大堆，都在我这儿。他还给
华国锋、邓小平写信，信稿也在我
这儿。黄维将军犟得很，不骂蒋，
不检举，不检讨，一心研究“永动
机”，他认为永动机才能解决中国
的能源问题。我把这两个人的历史
查完后自问，若囹圄中，沈将军？
黄将军？这种唏嘘感慨，恍然顿
悟，其中的乐趣是搞收藏的人所独
有的。
我收藏文物有三个标准，一是

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
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的，反
映社会变迁的。比如大哥大，肯定
是重要的文物。现在找一块清朝的
牌匾不难，可要找到“文革”时期
写有“某某革委会”的牌匾非常

难。这些东西大多被砸、被毁。
“文革”的匾，现在出价很高了，
超过民国、清代了，但我也得咬牙
抬着走，没得选择！

抗战系列收藏
收藏战争文物时，我收全民族

抗战、团结抗日的。
因为搞收藏的原因，我接触了数
千老兵，国共两党都有，他们说到
抗战杀鬼子时，眉飞色舞，绘声绘
色，声音高亢，特别爱讲述细节。

这些年，我几乎是倾尽所有，
收集了两百余万件抗战文物，其中
国家一级文物上百件，其他民间收
藏家很难有一级文物。一是一级文
物就是国宝了，必须反映重大历史
和具有重大史料价值。二是评成一
级文物即不能买卖流通，丧失其经
济价值，所以许多民间收藏家不愿
意拿出来评。

由爱好变成责任
我之所以把抗战文物作为收藏

对象，缘于我的军人情结。我的父
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我自己也
曾有十一年的兵龄，这使我对战争
有一种天生的关注。父辈是在面对
面的拼杀中亲历战争的，我们这代
人是在 《地道战》、 《地雷战》、
《小兵张嘎》等文艺作品中知道战
争的，我们的下一辈，享受着日本
先进的科技产品带给他们的舒适，

至于“日本鬼子”，仿佛只是遥远
的传说。
虽然一直有收藏意识，一直在

收藏抗战文物，但激情是被电影
《血战台儿庄》 点燃的。电影里，
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浑身是
血，仍挺身大叫：“拼上去，中华
民族万岁！”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中学时，老师私下讲了一点国民
党的抗战，但了解到的很少。于
是我开始收集川军资料，阅读、
研究川军抗战史，一串数字让我
震惊了，内心的震撼促使我必须做
些什么！

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
荣，可以让十三亿人中的每一个人
去分享，而国耻，同样也需要每个
人都承担。作为我来讲，经商有了
一点资产有了一点钱，我想做一点
事。以前是东一件西一件地收藏，
单枪匹马地干，是一种爱好，这时
我利用在全国建立起来的网络收
集，变成了责任。我这样做，对自
己是一种满足，我实现了理想、愿
望；对社会也有一些帮助。所以一
旦有值得收藏的抗战文物，我会在
第一时间前往。

)*** 年 + 月，北京某拍卖公
司准备了一批珍贵的抗日史料，其
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机密公
文，上面列有一百一十三个驻华名
称番号等，它是日军侵华的铁的罪
证。拍卖目录刚一寄出，听说就有
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去，又听说有海
外商人筹足资金准备“豪夺”，有

一名神秘买家放下大话，势在必
得。我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海
外的富豪相抗衡，我希望找到卖
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
给我开个价，然后撤拍。可卖主
在哪儿呢？我到北京，又到天津
寻访，发动大量“线人”查访，
其过程非常艰难。或许是天意吧，
我终于在拍卖的前一天找到了卖
主。我的真情与激情打动了他，他
愿意撤拍，而我也以远高于起拍价
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留在中国
人手中。

,**& 年底，我偶然得知重庆
有一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的支
票。我花了两个多月与对方讨价还
价，对方终于将几麻袋的支票打包
作价数万元卖给了我。运回成都
后，我一头扎进这堆支票中研究
鉴别，经过一个多月的鉴别，选
出了一百多张非常有价值的支票，
其中一张有宋子文的亲笔签名，
还有一张有“蒋宋美龄”的毛笔
签名，这张支票的金额是九百九十
九美元，是当时美国华侨的抗日捐
款，必须宋美龄签收，而且还注明
此款用于救治伤兵。太惊喜了，手
都在抖，仅这一张支票就值那几麻
袋票据的价。最后经国家文物部门
鉴定，这张支票是“国家一级文
物”。
到我们建川博物馆，第一眼就

能看见耸立的一个碉堡。碉堡是日
本鬼子留在天津的，我把这巨大的
水泥钢筋砣子切成十几块，分装在
卡车上，奔波两千里运回安仁。碉
堡是我目前收集到的最大的一个抗
战文物：高五米，直径五米，壁厚
约二十六厘米，重达数十吨。我把
它安在博物馆的入口处，具有震撼
人心的效果。我这样做，是有目的
的：侵略者的碉堡被打烂了，当年
的碉堡变成一个“盆景”了，碉堡
上的绿树、鲜花象征中日之间今后
的和平。

我想做个大馆奴
! 樊建川 口述 李晋西 笔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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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婆住上新房后由衷地感慨：“真是不
比不知道啊，小皓容有两三套房子宁肯租出
去也不让我们住，你却不惜借钱给俺买新
房，一反一正，差多大啊！”此举也赢得了小
姑小叔的敬重，总之，我在这个家已完全被
接受了。与我相比，江河的成绩更为显著。他对
我爸妈比我还唯命是从，他在家运
用频率最高的就一字“好！”无论吩
咐他做啥，他总干脆利落地回答
“好！”而大多根本用不着吩咐，用我
妈的话来说，他是个眼里有活儿的
人，大到搬搬拿拿，小到打水扫地送
垃圾，他几乎全包。

他还特喜欢研究厨艺，没事就
在腰间系一碎花围裙，一边拿书看
着，一边严格按照程序，不厌其烦
地试验，所以烧得一手好菜。只要
他在家，从来不用我妈进厨房，我
最多只能给他打打下手。

他的心思特细腻，每个家庭成
员的饮食习惯他全记心里。每顿饭
前，他老早给老爸把酒杯斟满，把老头美得
老龇着牙。他总给甜甜先挑出一小碗瘦肉，
把炖菜放我爸妈一边，把炒菜放我眼前。

而他那天赋的冷幽默也与时俱进，令老
爸老妈喜笑颜开。

两个大家庭的气氛被我们营造得和谐
融洽，我俩的情爱更是炽热得无与伦比。江
河这家伙似乎有恋女情结，他总把我当女儿
般宠爱。从不舍得让我做家务，他总说：“只
要你在跟前看着我，就有的是干劲。”在吃的
方面，只要我喜欢的，他总舍不得吃，比如我
爱吃脆骨，哪怕是吃包子吃到带脆骨的肉，
他都会马上挑给我。我睡着了，他会反反复
复给我盖被子，往上了怕捂着，往下了怕冻
着。真是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打了！
不管乘车坐船，还是骑车走路，他都会牵着
我的手。白天，一块儿跑业务，一块儿做生
意，一块儿逛街，晚上，一块儿看电视，一块
儿下厨房，一块儿亲热，我们幸福得无以复
加，我们快乐得一塌糊涂！我经常开他玩笑
说：“我怀疑你上辈子肯定是个光棍汉。这辈
子，好不容易有了媳妇，就不知怎么疼爱
了！”他笑嘻嘻地回答：“你说得有点出入，我

是八辈子没捞着媳妇了，所以我给你的是积
攒了八辈子的爱呀！”
他对我的爱从不掩饰，无论在社交场合，

还是在他父母姊妹面前都表露无遗。朋友们
聚会时，他更是无所顾忌地宣告自己的幸福，
白云在我耳边悄悄嘀咕：“难道我看错他了？
但愿他永远保持下去啊！”

%"""年春- 金海湾党政机关将停
薪留职政策改为离职从事个体经营 -

要么离职，要么上班。要丢掉公务员身
份，放弃退休金有点可惜。经爸妈、公
婆和弟妹集体研究一致决定，江河回
单位上班。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面临
经常分离的局面。从 !"".年到 %"""

年，七个年头过去，我们的情感没一点
“痒”状，反而日益加深，这怎能不让我
欣慰呢？然而———

有一天晚上，江河尽管在努力掩
饰，我依然在他的眉宇间看出了淡淡
的忧愁。“咋了？有心事就说出来啊。”
吃完晚饭，我们刚上楼我就说出了自
己的疑虑。“是这样的：我接到皓容的

电话，她父亲出了车祸，她说因照顾父亲无
暇顾及小泷，提出让小泷在咱们家住一年。”
“这……”我一下子掉进矛盾的漩涡中。

现在，皓容竟提出让小泷来住一年，别
说爸妈不同意，甜甜这关也很难过。“皓容
说，小泷在这住这一年，她掏抚养费。”江
河小心翼翼地解释着。“她就算掏十倍抚养
费也没人稀罕！因为根本就不是钱的事，所
以我还是先跟爸妈和甜甜商量一下吧。”
“啥？你让小泷到咱家住一年？这不是鸡抱
鸭蛋找心儿操吗？是不是凭着舒服日子过
够了你？”
爸爸把酒杯往餐桌上狠狠一蹾。妈妈也

表示：“你看不出来吗？小泷不是调皮捣蛋那
么简单，而是成心搅局，还是别让他来吧。”

我看看正埋头吃饭的甜甜，哦，应改称
田恬了，%.岁的她已出落成一名美少女———
饱鼓鼓，粉嘟嘟，清纯得像阳光下的雪莲。她
不但钢琴已达七级，且能歌善舞擅长演讲和
朗诵，经常受电视台邀请录制节目和参加市
里大型文艺演出。她志存高远决心进军娱乐
圈，她虽在艺术上投入很多精力，文化课并
没放松，始终保持前十的成绩。

唐云传
郑 重

! ! ! ! ! ! ! ! ! ! ! ! !"西湖巧遇富阳女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唐云在十八岁时就
和一位钱庄老板家大小姐订婚了。唐记参店
虽然已不复存在，但牌子还是没倒，钱庄的大
小姐与参店的大少爷恰也是门当户对。钱庄
大小姐的长相如何？性格如何？唐云并不知
道，这时他也无心于女孩子的事。虽然只有十
八岁，唐云的心性已经逐渐明朗了，画画自然
是第一爱好，对书法和做诗，也有着浓厚的兴
趣。唐云对这些诗书画的注意，远远超过对女
孩子的注意。除此之外，如果把和尚和美女相
比，唐云欢喜的是和尚；如果把美酒和美女相
比，唐云欢喜的是美酒。唐云也自称：“欢喜美
酒，欢喜和尚，不大欢喜美女。”
唐云就没有一见钟情的时刻吗？在唐云

二十岁那年的 /月，他又和弟弟妹妹去游西
湖。外地人对杭州的西湖，都以为它的盆景气
息太重，在游览之余还要把它评议一番，叫他
们作第二次游览，情趣大减。而杭州人对西湖
是百游不厌。唐云不知游了多少次西湖，也不
知画了多少张西湖山水，但他的游兴丝毫未
减。从涌金门沿着湖边，一景一景地游着观
着，白堤、柳浪闻莺、花港观鱼、孤山、苏堤、苏
小小墓……“回去吧，我累了。”妹妹不愿意游
了。“不到湖心亭看三潭印月，就等于没有游
西湖。”唐云说。弟弟的游兴比唐云还浓，他早
已跑到游艇上坐着，等着哥哥和妹妹上船了。
湖心亭不只是以三潭印月而惹人游兴，那桂
花的清香更沁人肺腑。唐云正向桂花丛中走
去，忽听有人喊道：“你看，那是唐伯虎。”唐云
知道，姑苏的唐伯虎也是游过西湖的。所以对
别人喊唐伯虎，他没有理会。“哪一个唐伯虎
啊？”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喏，那个高个子就
是唐伯虎。”另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唐伯虎早
已成了古人。”女孩子说。“是你们杭州的唐伯
虎，唐云。”另一个女孩子解释着。唐云回头一
看，原来是两个女孩子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其
中一个女孩子他是认识的，她叫俞亚声，是王
潜楼的女弟子，又因为他们同是富阳人，所以

寄住在王潜楼家中，对唐云总是以“唐大
先生”称之，间接的也就成为唐云的学生
了。“你也来游西湖了。”唐云搭讪着。“这
是我的同学，她叫范石庵。”俞亚声向唐
云介绍着。“不知师傅仙庵何处？”唐云也
会说笑话。“人家又不是尼姑。”俞亚声

说。“倒像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唐云说。“你
的唐云也很像女孩子的名字啊。”范石庵虽然
有一个男性的名字，人却很文静。她们和唐云
寒暄了一阵，就分手了。唐云看着她们的背
影，心中还在念叨着：“这个富阳女子俞亚声，
过去我怎么没有留意呢？”俞亚声虽然算不上
漂亮，但生得小巧玲珑，也很清秀，在杭州的
女孩子当中，长相还是很出色的。

虽然不能说一见钟情，俞亚声的影子却
总是留在唐云的心中。他们经常到西湖边上，
花前月下，情语窃窃。以后的发展，到底是唐
云主动约俞亚声，还是俞亚声主动约唐云，现
在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了。男女之情，如日
月风云，都是极自然的事情。可以说，他们是
以画为媒，逐渐进入“相看两不厌”的佳境。俞
亚声还是很理智的，她对唐云说：“我比你大
三岁，我们谈恋爱行吗？”“那有什么不行。”唐
云根本就不认为是个问题，这可能是恋火攻
心所致。俞亚声到底是女孩子，对唐伯虎点秋
香的故事极有兴趣。对唐伯虎点秋香是不是
在灵隐寺，她要搞出个究竟来。“唐伯虎画画，
家里那样穷，连被子都没得盖，哪里还有心思
点秋香。”唐云有时也会杜撰出一些史实来凑
热闹。

俞亚声有一个弟弟，这时也在杭州念
书。他看到姐姐和唐云在一起，不是游湖，就
是画画，就劝他们：“光画画是不行的，一定要
读书。”“死读书也是不行的，要理解才有用。”
唐云说。“画画是读书人的闲情逸致，不是正
业。”俞亚声的弟弟说。“画画是我的正业，读
书才是我的闲情逸致。”唐云说。
对于他们这样的争论，俞亚声总是以讨

论绘画为由把话题岔开的，否则唐云会一直
争论下去。讨论绘画，唐云往往摆出一副老师
的架势，不是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讨论，而是
以对学生的口气对俞亚声说：“你老是临别人
的画，永远画不出自己的面貌的。”“你也是从
临摹别人开始的，现在不是还在临摹吗？”俞
亚声也有着自己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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